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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雄

如
此
摆
宴

最近办金榜题名宴的好多，我几

乎每天都要去喝酒，有时一天有两三

家，真想分身才好。

在去随份子钱喝酒的过程中，我

发现了摆宴席桌数和主人的交际能

力，地位身份是很有关系的。

一般说来，只看一眼宴席的规

格，就知道主人的活动能力大小了。

那天我去赴宴，是因为同学老杨

的女儿考上了大学，一走进大厅，我

有些吃惊，为啥？整个宴会厅只有三

十桌的样子，按理说，老杨身为一个

重要部门的局长，这几年十分风光，

他没理由只有这区区三十桌客人啊？

带着疑问吃完了宴席，回到家

中，接到同学老谭的电话，他说后天

要赴老杨女儿的金榜题名宴，问我是

否同去，我不由笑出声来：“今天人家

已经请过客了啊，你大概把日子记错

了吧！”老谭却一口咬定，他没记错时

间。

第三天晚上，老谭到我家来了，

我嘲笑他颠三倒四，连吃宴席的时间

都记不住，老谭满嘴酒气，他笑我不

懂行情，说他刚吃完老杨千金的金榜

题名宴，现在是给我这个书呆子传经

来了。

我更是疑惑不已。

老谭带着醉意告诉我，老杨身为

局长，来送礼吃酒的客人太多，收的

人情礼金也多，如果一次性宴请，声

势过大，为了避免授人以柄，他就分

五次来请，每次三四十桌。

我吃的是第二批宴席，他吃的是

第三批，还有两批，定在下个星期举

行。

这样，分散请客，外面的评价就

好多了。

原来，宴席可以这么摆，真长见

识了！

单位调进一个新人，名字叫牛

超。据说牛超对股市很有研究，他在

股海混迹多年都是赚多赔少。

牛超跟单位上的人混熟后，来到

我们科室串门。当时我跟老赵正在

讨论前几天买进的一只股票，便喊过

牛超说：“听说你是炒股的行家，你来

分析分析，我们共同持有的这只股票

后市如何？”

牛超走到电脑旁，对这只股票研

究起来。牛超看了看基本面，又分析

了一番K线图说：“这只股票不行。大

盘上涨时它不会有好的表现，但大盘

跳水时它有可能第一个跌停板。你

们还是卖掉它吧。”

牛超走后，我对老赵说：“要不咱

现在就行动，赶快把它卖掉吧。”老赵

摇着头说：“他的话不能轻信，我们还

是观察观察再说吧。”

当天下午，大盘出现杀跌行情，

我和老赵持有的这只股票果真第一

个跌停板。我埋怨老赵说：“都怪你

不听牛超的话，这下我们亏惨了吧。”

老赵沉默片刻，突然对我说：

“走，我们找牛超去。”我说：“现在再

去请教还有啥用？”“谁说我去请教

他？”老赵瞪着眼说，“我要去警告他，

以后闭上乌鸦嘴！”

生活中，我们在某些领域、某件事上也如同井底之蛙，为了浅薄的自尊和虚荣的颜面而显示点“特立独行”。甚

至觉得自己比别人都高明，一意孤行，颇有点“只扫个人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味道，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

己的脚，还不晓得痛。 ——摘自楚汉雄风的《聪明》

在我年少未尝情爱滋味之时，我

对它充满了极其浪漫的想象。在这

种浪漫之中，情书将会是最重要的环

节。我想我会一口气写上十几页，整

夜整夜地诉说我的思念，赞美她漂亮

的容颜，描绘着我们美好的未来。

后来，面对我的初恋，我就是这

么干的。可是捧着十五页的情书，她

显然是被吓到了。她面色惶恐，小手

捏着信封，不知所措，并没有我想象

中的莞尔一笑。我想，她根本不知道

我写的那些无病呻吟的痛苦啊思念

什么的，但是她很显然感动于我的努

力——在我漫无边际的抒情到第三

封情书的时候，她回了一封信，只有

五个字：好吧，你赢了。然后非常可

惜，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最终还

是分手了。

今天，想到这些，是无意中在电

台里听到江美琪的老歌《那年的情

书》：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

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

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

信纸上闪耀。一时间心里颇有感触，

想起自己长大后的感情经历，发现无

一不是和情书有着密切联系。搬了

那么多次家，藏在抽屉一角的那厚厚

一沓情书，却还一直没有舍得丢掉。

其实情书再写千千万万，说来说

去无非都是重复着沈从文先生的一

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

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

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想起

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碰到过中文系

的一个女孩子，她笑起来有两个小小

的酒窝，眼睛不大却很清澈，总是捧

着一本书在看。我一时痴心幻想，为

之疯狂。在写给她的情书中，我引用

了俄国女诗人艾赫马托娃的一句诗：

你是我的失眠，是我难以忍受的想

念。这是我写得最短的一封情书，可

是非常不幸，这两句诗没有打动她。

女生那边传来的话说，我是一个神经

病。

羽泉有首歌唱到，我们都是爱浪

漫的人。我有时候很纳闷：不是说女

人都是爱浪漫的，难道她们爱的浪漫

只是有人抱着大把大把的玫瑰花在

雨中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吗？其实，还

有我这样一种老土的浪漫——为你

写情书。在你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里，

美若桃花，一笑倾城。有一个男人，他

为你写诗，写下他的思念，他的悸动，

写下你的美丽，你的音容。这样的浪

漫难道不比玫瑰的凋谢来得更为长

久吗？但是，为什么相信这一点的女

孩子会越来越少了呢？

年至而立，算来我也写过近百封

情书了，而那一个在“时间的无涯的荒

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

人，我迄今未曾碰到。我很想，就有那

么一天，我能写上我最后一封情书，也

许，她也会一如当年我的初恋一般，覆

上短短的五个字：好吧，你赢了。

情
书

天才猫

生
活
的
诗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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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考汽车驾照的时候，专门去了

趟市里的考点。考试那天正遇高温天

气，等待参考的考生都在不停地擦汗，找

地方纳凉。无奈考场内树木不多，考生

们一个个钻进开足了冷气的教练车。

“买一串花吧。自家种的栀子。”有

人在敲汽车的玻璃。

“不要。”有人抢先回答道，声音坚决

得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买一串吧，自家种的。还是花苞，

回去用清水养着肯定香极了。”抬眼望

去，是一位戴着草帽的老妇人。她身材

消瘦皮肤黝黑，大概是劳作与日晒的缘

故。手上的篮子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用

线穿好的栀子花，大概是怕花枯萎，用湿

布盖着。花比平时看到的都要肥美，色

泽洁白，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真的很香，放在汽车里也很好的。”

妇人再次恳求道，语气温和。那满脸的

真诚着实让人无法拒绝。开车的师傅掏

出零钱来买了一串，妇人脸上很快便有

了小小的欢喜。搁至汽车挡风玻璃前，

清淡的栀子香幽幽地四散开来。

“为什么这么热的天气里来卖花呢？

摆个冷饮摊子轻松得多。”我好奇地问。

“我从小就喜欢花，尤其是栀子花。

卖自己喜欢的栀子花，感觉能把心里的

欢喜带给别人。”妇人低头道了谢，随即

又向另一辆车走去。

“在这里卖花的都是些熟面孔。曾

和他们聊过天，多是下岗职工或是郊区的

农民……”师傅轻轻地叹了口气，说看到

他们便想到小时候自己为挣学费钱去贩

卖冰棍的日子。站在烈日下默默拭汗时，

心里真的渴盼有人能多买一支冰棍……

师傅的话把我带到了数年前的回忆

里。那时，小镇街边住着一对贩蔬菜的小

夫妻。早起的时候，便能看到这对夫妻把

贩来的白菜或者其他的蔬菜一遍遍地用

清水冲洗干净。甩干水滴后，一棵一棵整

齐地码在竹筐里。红的萝卜，绿的小白

菜，还有圆乎乎的土豆，煞是好看。

他们的动作和神态都极其自然。开

始以为他们是想贩卖的蔬菜能卖个好价

钱，毕竟能挣一点是一点。后来男人告

诉我，摆在菜市的菜一般是由菜农简单

清洗的，很少有人像他们这样重新清洗

的。“她说，菜也要跟人一样，体体面面，

清清秀秀才行，即使只是几毛钱的小

菜。就像我们一家人一样，虽然都穿得

朴素，但都被她打理得干净而整洁。”男

人用嘴努了努不远处正在水龙头下冲洗

蔬菜的女人，脸上有了许多的爱怜。

女人大概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回

过头来微笑了一下。那笑在红红绿绿的

蔬菜映衬下，让人突然生出许多感动来。

这盖了湿布的白色栀子花，清洗干

净码放整齐的蔬菜，让我想起了台湾作

家林清玄一篇名为《随顺》的文章。“我买

玉兰花的时候，感觉上，是买一瓣心香。”

同是卖花，智慧博爱的林清玄嗅到了生

活里那些辛酸苦痛的气息。而我所遇到

的卖花人和卖菜人，一位希望把自己心

中的欢喜带给别人，一位则将几毛钱一

把的蔬菜当成了人一样，希望它们被体

体面面、整整洁洁地出售。在他们卖的

花里、菜里也许不仅仅有着生活的艰辛，

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

这份诗意，大概不是每个人都会有

的。那颗诗意的心澄澈而柔软，也因此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尘世倍显珍贵和温

暖……


